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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名士王子猷，书圣王羲之的第三个儿
子，为人旷达，以清高自恃，听说桓子野善于吹
笛，心向往之，但素未谋面。一日，王子猷坐船
出游，忽听得随从说桓子野在岸上经过，于是，
致词桓子野，意思就是我王子猷想听你桓子野
吹上那么一首。桓子野当时已经官居要职，哪
能随意为别人演奏呢。然，桓子野平日里也听
闻过王子猷，倒也不假模假式地推辞一二，立
刻下车。河岸之上，二人对坐，桓子野高奏三
曲，转身上车便走。王子猷转身上船而去，借
用《世说新语》的话：“客主不交一言”。

好一个“不交一言”，尽显魏晋名士之风
流，知音之意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其意境则远
高于高山流水，殷允岭老师《湖村音乐家》则为
我们演绎一幅微山湖村版“知音之意”来。

首篇《板胡大爷》，大爷为首席板胡，领弦
琴师，悲也罢，乐也罢，几首曲子拉起，这乐子
便有了，饥寒苦难就成了点缀，“二尺红头绳”
也就映红了苦难苍白的日子，五斤地瓜干的醇
香，二只鸡蛋的清香，一块腌菜的苦涩，一只咸
鱼的腥香，换得戏班子的片刻尊严，换得河南
戏班子迸迸溅溅的音符，换得“戏班”山坡、苇
边悠游自在，换得湖村老少爷们千人围观。

这戏丰韵了湖村青年人，这戏增长了湖村
人的自豪，更成就了板胡大爷对河南戏班的知
音之意，这河南戏班投奔板胡大爷也就对了。
然，戏班子还是要散了，远走他乡，板胡大爷随
之而去。殷允岭在此写道，大娘悄声对亲戚
说：“他走了，俺就领着孩子要饭去，洪水退了
再回来，言语间无喜无忧，像是讲别人家的事
情”。细细品来，为了“戏”，弃家之不顾，大爷
决然而去，其“痴”如此，不“知音”，何能如此？

再品读此段，大娘的“不喜不忧”之坦然，
颇有几分孙犁先生《荷花淀》中水生嫂之神
韵。水生嫂送水生有丝丝凄然，但不哀伤，板
胡大娘也可谓哀而不怨。

幸好，或许是天可怜见，板胡大爷“痴”当
头，板胡大爷还是混好了，板胡大娘和女儿也
接去了，衣锦还乡，戏园子建起来了，80岁善
终，有紫檀板胡传世，可谓皆大欢喜。

西语有云，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在
另一个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老天爷用中药
关上了瞎胡的窗——眼睛，给瞎胡开了一张能
说会道的嘴。他插科打诨，指鹿为马，专门挤
兑狗拉这娃，“天上掉个小火炭，掉你头上烧谁
的蛋？”其实，无论是谁的“蛋”，都是狗拉这孩
子的“蛋”。为嘛老是挤兑狗蛋，因为狗蛋他
姨。

瞎胡咋认识狗拉他姨的，文中写到：“我闻
着她的味儿了！”“味”是啥？“微山湖”牌的蛤蚌
油，徐州“九里山”的牙膏，脸上擦的，嘴里用
的，能闻到这两种味道，绝不是隔着十万八千
里。殷允岭在这里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暗示了
许多，言简义丰，瞎胡狗拉姨即使没有过肌肤
之亲，定有过近距离接触。

狗拉姨“竟流了眼泪”，如果不是关注期待
和欣赏，瞎胡怎能知道狗拉他姨属鼠，又怎能
知道离婚三年，一个瞎子打听如此这般得花费
何等气力，用句时髦的话，“任时光飞逝，我只
在乎你”，瞎胡狗拉他姨老瓶新酒，终结秦晋之
好。“微山湖”牌的蛤蚌油，徐州“九里山”的牙
膏，也升级为“大宝”“霞飞”，二人惺惺相惜，郎
情妾意，日在当午。

如果板胡大爷是一出正剧的话，瞎胡则是
一出喜剧，大湖是他们的舞台，乐器是他们的
一叶轻舟，任意东西，无惧困难阴云的冷罩。
大湖人的坚韧，大湖人对音乐的热恋，而以上
两者则源于大湖人对大湖天籁之音敏感的体
悟。这一切，如同阳光，终究会穿透坚若磐石
的命运的罅隙，照彻现在与未来。我想，这大
概是殷允岭想赋予“板胡大爷”“瞎胡”的意义。

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
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里
谈到《边城》，“指责”读者道：“我作品能够在市
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
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
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
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后来，复旦大
学张新颖教授概括道：“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
难中微笑”。《湖村音乐家》的第四则“二胡悲
曲”中，埋裹着伤痕，面露狰狞之微笑。

开篇便是张姓老师栽进南墙水井，注意这
个“栽”字，而非“跳”字，“跳”脚朝下，不想死的
话，可以浮上来；“栽”，头朝下，在直径不会超
过一米的土井之下，想要颠倒过来，头再朝上，
根本不可能。可见，张姓老师死意之决然，可
杀不可辱，这才是铺垫而已。

史有贵，渔哥一枚，得大湖之灵动，一手好
胡。“心在弦上，情在弦中”，因其天才之格调，
终获荷花仙子知音之赞赏，抱得美人归，携大
网浜秀琴私奔，惊世骇俗。在众人帮助之下，
夫妻二人倒也琴瑟和谐。孰料，秀琴与“名门
之后”赤脚医生有了几分纠缠，有贵自然义愤
填膺。此时的有贵远非昨日的有贵，而秀琴落
下“血红如枣”的抓痕，“紫罗兰”一般的淤血，
惊愕羞惧了“我”和“狗爷”。

史家三小子变了，二胡的婉约细腻被三拳
两脚、又扭又掐撕碎殆尽。秀琴还是走了，史
家三小子有贵说道：“她喜欢有钱人，跟医生比
跟我更享福……”而秀琴并没有跟了医生，而
是嫁给一个经理：医生被鱼叉吓尿了裤子，经
理则不然，砍飞了一只猪头，建了湖产品加工
厂。

最重要的是，经理舍得花钱送秀琴学唱歌
跳舞。如果我们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秀琴，水
性杨花，殷允岭在此处也纠结不已，“已无法价
值判断”。实际上，司马迁他老人家早已告诉
我们了答案：“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可叹史家三小
子有贵不知此事，可叹世间有几人能悟此意？

此处，殷允岭意犹未尽，安排“我”与有贵
合奏，有贵的“新”媳妇荷花演唱《千朵花呀万
朵花》。“在那般情景，情调里，我俩泪水涌满眼
眶，我俩都成为人中的戏，戏中的人”。不远
处，小船上，还有秀琴与她的小经理的丈夫，泪

眼朦胧中。有贵是否回忆起往昔，“我”泪眼婆
娑中是否忆起往日种种不堪，已经无从考究
了，惟能记住此时此景此境即足矣。

在此处，盘桓良久，压抑非常，犹如困在淤
泥之中，眼前宛如有二人，面目模糊，旁若无
人，齐奏二胡。唉，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
这世界有它的悲哀。在这个世界的大舞台上，
我们都被强迫做着自己不愿做的角色，无法好
好演戏，更没有好戏。

史家三小子有贵还是走了“邪路”，收购水
蛇蟾蜍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大湖眼里都
是有灵性的，对它们要心存敬畏。有贵全然不
惧，索性把二胡送给“我”，说了句“玩好了，可
以少拉些石头”。此时的二胡已经成了工具，
一件可以帮助“我”少拉石头的工具。二胡成
了器具，韵致也就玩完了，有贵也就完了。有
贵死后，二胡被秀琴留了下来，它不应成为殉
葬品，成为工具，它理应被拉响，安身立命，诉
说它的故事。

《京胡》中，“我”终于从后台走向前台，在
家族纷争与社会运动变迁中艰难前行。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件物品上都深深打
上特别的烙印。东邻老先生德性甚好，“斗争
地富”貌似与老先生无关；更难的的是，逢地富
子女嫁娶之时，老先生还送上一份“来往”。所

以，“我”去老先生家学戏，老先生兴奋如同找
到一个“玩伴”。这是一种超越的交往，更是老
先生的生存智慧。

这智慧则表现为“穷在当街无人问，富在
深山有远亲”之类的句子，还有老先生所讲的
故事，一个“羞辱偷鸡贼而被诬陷致死的故
事”。“我”的解读是“人要不结仇，不积恨”，而
深层里却隐含着老先生的忧虑，故事的最后一
句为“罪恶的根源非他莫属”，也就是说，老先
生不愿意成为“我”成长的“罪恶根源”。

基于此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老先生为何不
愿意教我学琴，甚至封锁招考的消息。老先生
所期望的，所希望的，是一方小的天地：唱得有
韵的京戏，昂扬顿挫的京胡。二人如同两块碎
石投水，在湖面上彼此泛起涟漪，然后交错相
依，久久不散。可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
少，弦断有谁听？

弦终究还是断了，“我”的怨言戳中老先生
的软肋隐痛，自此，老先生将“我”拒之门外。
木立院内，一任“我”用老先生的传授的技法拉
响着二胡，至死不见。其实，见又不见又怎样，

“风吹坟柳”，能听出京胡的乐音即是圆满。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先生是一个时代的背

影。他恪守最根本的操守“不结仇，不积恨”，
与人为善，无论穷富，无论贵贱，他身上肩负着
道统。大而言之，是儒家的音乐教化；小而言
之，是固守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有处安身立
命之所。

老先生之于“我”，亦师亦友，更是知音；或
者说，老先生对“我”的束缚；实质上，或在老先
生潜意识里，他想“二胡”“戏曲”在乡村里能够
得到传承，不能断了乡村的香火，更不能切断
传统的血脉。

老先生的想法终究未能实现，因为耕种有
术的乡党们，更关心他们每亩地能收多少斤玉
米棒子，能卖多少钱，计算着日子什么时候能
攒足钱，给儿孙们盖房娶媳妇……恐怕老先生
坟柳周围早就种满里速生杨，乐音早已被漫天
的杨花迷蒙殆尽，无迹可寻……道统之不复，
久矣！

如果说魏留勤的《四月还乡》是对乡村现
时的关注，殷允岭的《湖村音乐家》则是对乡村
大湖过往的缅怀。他追寻着既往时代的脉络，
试图找出并理清现时与过去的勾连，尽管这勾
连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如同打开一个梦境。
正如汪曾祺老先生在《受戒》末尾写道：“写四
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但愿《湖村音乐家》是一
个梦，又愿《湖村音乐家》不是一个梦，因为乡
村现在也有琴行，儿子学二胡的课时费已经涨
到80每小时了！ ■粤梅 摄影

知音·微笑·道统及其他
——读殷允岭《湖村音乐家》

付道峰

连续的寒冷天过后，终于迎来一次艳阳的天。
室友说，出去走走吧，于是放下手头的事，走出宿

舍楼，便很惬意的感受了阳光的温暖。此中的风也不
再是凉飕飕的，反倒有了些春天的温柔。原本紧裹的
棉衣也敞开了，这在几天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许是天气好的缘故，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很有生
机。尽管已是冬天，南方的常绿阔叶林木依旧生机盎
然，在暗绿色之间，也夹杂着些其他林木黄色枯萎的
叶子。

竹林随风摇曳，沙沙的响着，树下是一层层的落
叶，有的已和土地融为一体，化成了养分，有的则是刚
刚落下，静静地躺在最上面。林中的鸟儿，在地上扒
着落叶刨食，圆嘟嘟的，很是可爱。

我曾不止一次对室友说过，南方的的鸟就是比北
方的鸟圆润，在北方我是很少见过有如此肥嘟的小
鸟。且南方的鸟是不害怕生人的，非得走到跟前了才
会飞走吧，而北方的鸟又是另外一番情形。

沿着校园路慢走，路边的几棵树木早已光秃，仅
剩的几片树叶也在风中苟延残喘，不知何时它们就会
脱离了树体。树干上还留着去年暑假时的蝉蜕，牢牢
地抓着，仔细数数，大约有八九个。下一个暑假，新的
金蝉就要破土而出，爬上这不知已有多少金蝉爬过的
树木，继续新一轮的生命交替。

走至食堂，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四下张望，竟
是食堂门口的两株腊梅花开了。几次从食堂门口经
过，都不曾闻到花香，莫非也是趁着大好天气吐露的
芬芳。

腊梅的叶子并不是很茂密，枝头上点缀着淡黄色
的花骨朵。香气不是特别的浓郁，是一种缠绵的淡淡
花香。我大抵是知道了“为有暗香来”的奥妙，妙就妙
在这是一股暗香。

我是不喜欢香气特浓郁的花的，总觉得浓郁的花
香是一种狐媚，又总觉得似乎那么刺鼻。看到腊梅，
总想找些语句赞美一番，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开
口。脑海中闪现“梅雪争春未肯降”的诗句，可这附近
并无半点雪，何来“梅雪争春”呢。

古人赞美梅的诗句是很多的，但梅常与雪在一
起，赋予了傲寒的品格，诚如诗句所言“有梅无雪不精
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思索再三仍不得好句，真是骚
人阁笔费评章。也罢，折下一枝梅离去吧。

街上的人很多，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出门理
由。这样的暖阳里，光与影的组合也那么的美妙，地
上的影子也充满了活力。

卖糖葫芦的大爷卖力的吆喝着，拿下一串转身递
给身边的孩子，孩子拿着糖葫芦欢快的跑着，后边紧
跟着照顾的奶奶。炒栗子和烤红薯的香气纠缠在一
起，谁也不让谁。转角处卖水果的阿姨，已在此处摆
了几个春秋。摊位上的橘子，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
么温暖，苹果像那少女的腮红如此美艳。“挑几个橘子
吧”，热心的阿姨试探性的说着。我停下，在摊位前挑
了几个橘子。阳光晒得橘子暖暖的，吃到嘴里都洋溢
着一股暖意。

提着装好的橘子，和室友慢悠悠的走在大街上，
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天气好好的，人的心情也好
了许多。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的天气，就让我沐
浴在这冬阳里，让我多走会儿吧。或许，明天又是一
个阴雨天。

在暖阳下慢走
胡广才

山间的夜晚真静，许是秋临之缘故，连虫
鸣都没了声息，只有远处偶尔几声狗吠，才让
人想起这周遭或多或少有着和我一样旅居的
人，也有当地山民生活，不然真以为自己是丛
林的散仙。

喜欢闲散的日子。
晨起梳洗后一杯温水清胃，之后步入林

间，在弥漫草香的松林里站站桩，或舒展着打
一套太极，明暗交替的晨光中，动静相间，刚柔
并济。

人到中年，是该慢一些了，走路慢一点，说
话慢一点，只有慢，才从容。

每日推窗望远，看清风吹拂，云在山间流
动。偶尔也翻一本书，看见年青的自己，飞扬
的青春与可爱的笑脸，即便有一些忧伤，也是
精致而美丽。

少年不知愁滋味呀，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过，身后有荆棘，也有阳光。

捋捋已有银丝的鬓发，在阳光饱满的厨房
摘菜淘米，一日三餐，简单而随意。让心慢慢
安静下来，少些浮躁，多些恬淡才是想要的清
欢。

很少更新朋友圈了，实在不知该说些什
么，偶尔发几张图片表示自己还活着。

有朋友问，这么悠闲，在哪儿呢？
答：苏马荡。
苏马荡位于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药材村，

有“中国最美小地方”之美誉。
很喜欢这个小地方，没有车水马龙的喧

嚣。在半山，能看日出观夕阳，尤喜雨天，看窗
外的雨远山蒸腾的云雾，宁静与安然。

时急时缓的雨，珠落玉盘亦若飘拂风中的

千万条丝线。醉了，醉在一窗美丽景色，醉在
一幅天然水墨画卷。

曾经，一直想有一个院子，有池塘一方青
莲数盏，修篁一丛，芭蕉几棵，但终不得成，这
院子便成了一个梦。而今，在苏马荡，这一窗
烟云和晴时的漫天彩霞补了心底的遗憾，凭栏
远眺甚好，端坐抚琴更佳。人生便是这般，没
有太圆满，顺其自然，转角处的风景一样美丽，
只需珍惜眼前的一切便好。

心静如山静，宽世界亦宽。
每日，除了简单家务便是与琴为伴，在琴

音中感受季节更替并与岁月温柔相待。
八月骄阳，凉都的空气也有炙热的温度。

夜晚，就着半轮秋月，抚一曲《秋风词》甚妙。
虽无唐代诗人刘长卿“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
弹”的慨叹，但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之
清幽，虚静的喜欢。

一直觉得，古琴的声音是凉的，若山间小
溪，水清且浅，泠泠着落叶与秋的絮语，白云与风
的呢喃，其意境既空灵又古淡，荡涤人心尘埃。

四季轮回，碎碎光阴在指尖流转，故，士无
故不撤琴常记之，即便每日只一首曲，也愿弦
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因相遇，便是一
世之缘。

相遇，便是一世缘
吴光慧

前几天，好朋友送我一小碗油焖芥菜，真
的是许久未吃过了，心中的亲切油然而生。才
上舌尖，却上心间，的确不知道哪一种是滋味，
哪一种是情怀。

在鲁西南一带，我们称它为芥菜，有的称为
辣菜，而它的学名是雪里蕻。这菜谈不上美味，
但若许久没吃它，唇齿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上世纪物资匮乏的岁月，人们都有着深深
的咸菜烙印。一口腌制芥菜的粗瓷大缸，就是
一个家生活富足的标志。

腌芥菜并不复杂，把菜洗干净，在阳光下
晾晒控干，切成小段。大缸备好，缸底铺一层
大盐疙瘩，放入一层芥菜，再放一层盐，一层芥
菜，满缸后封好，半个月吧，就可以食用了。

我的初中是在后海联中度过的，学校一日
三餐只有馒头，还有喝着照出人影的白汤。数
学老师常说的一句话：还不好好学习，天天喝

“四个眼”的白汤。
能带到学校的菜，只有咸菜了。奶奶把炒

好的芥菜装进罐头瓶子里，每逢吃饭，大家会分

享自己家的菜。谁家的好吃，就一拥而上，眨眼
功夫见瓶底了。像土地一样朴实的芥菜喂养大
的孩子，懂得分享是多么的重要，有好吃的就要
分享的种子，就是在初中时代埋下的。

而今年近八十岁高龄姑奶奶，住在济南东
章丘区，对家乡的芥菜有特殊的感情。她每次
回老家，总要带点腌好的芥菜。老人家离开家
乡几十年了，这是对故土的热爱与不舍。

有一年，她带了芥菜种子回家了。橘生淮
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种在了地里，就
是不容易成活。今天我专门为她老人家邮寄
了一捆芥菜，让她很快品尝到老家的味道。

中国人对美食的传承与创新，从来不限于
一张单调的食物清单，芥菜的做法越来越丰富
了。它可以和五花肉、鸡肉、鱼等搭配成新的
菜品，原来的主角成了配角，更是堂而皇之登
进了高档的餐厅，成为人们的美食，延续着撩
人情感的味道。

腌制后的芥菜，少了些原本辛辣的性情，
变得温厚平和，是食盐消除了它的个性，二者
中和，物犹如此，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的一生就如腌制芥菜，清洗、浸泡、漂
浮、沉淀，内心才丰盈且平定。这是一个很慢
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学思悟践。既然很慢，那
就让它慢下去吧。有时候慢也是一种生活，静
享美好。从前车马慢，邮件慢，撑一伞，牵一
人，伴终生。

此刻万籁俱寂，窗外夜色如水。月缺是诗，
月圆是画，月亮一直都在，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岁月很长，时光很慢，人生就如腌制的芥菜，三分
化作美好，七分酿成了梦想，梦想一直都在，不在
这里，就在那里，就在你我活色生香的岁月。

小碗芥菜
董法珍

小林在一家大超
市的面包专柜，面包师
每天做几十种面包，到
了晚上，一些面包会打
折。

这天晚上，一个小
男孩围着货架转了一
圈又一圈，拘谨地问：

“叔叔，面包买一送一，
为 什 么 写 的 是 七 折
呢？”小林礼貌地回答：

“促销有时间要求，买
一送一要等关门前半
小时才有，再过 30分
钟就会调价。”

小男孩焦急地走
来走去，终于9:30了，
小林换上“买一送一”
促销牌，男孩迅速从货
架上拿了两个牛角面
包。那以后，男孩天天

来。他叫亮亮，六年级学生，住在超市后面
的小巷，父母在工地打工。小林问他，为什
么要买五折面包，亮亮抿起嘴唇一声不吭。

不久，小林调到早班，有天晚上无意中
看见亮亮手捧两个大面包从超市出来，在小
巷尽头一个堆满杂物的矮门前停下，敲了敲
门，有人应声才推门进去。

屋里有个老人，小林有印象，他每天在
超市附近捡破烂。老人接过亮亮的面包说：

“你天天给我送面包，好人啊！”亮亮不好意
思了，“我也没钱买更好的东西，今天的是牛
奶面包。”说完，亮亮告别老人，向不远处的
简易房走去。

那以后，每到打五折，小林就挑两个最
大最好的面包留给亮亮。

一天晚上，亮亮匆匆跑进超市。小林忙
问：“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吗？”亮亮眼眶红
了，说：“叔叔，我考上重点中学了，爸爸妈妈
也在学校附近找到了工作，明天就要搬家，
以后再也不能给老爷爷买面包了。”

小林本想安慰亮亮，不知为什么，嘴里
却说：“你放心去上学，以后买面包的事就交
给我了。”亮亮感激地说：“谢谢叔叔！您是
好人！”小林也被自己感动了，心中有一种美
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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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论剑

太白湖畔

南荷北佛

春分，祖国青藏高原、东北、
西北和华北北部以外地区，都进
入明媚的春天，杨柳青青，莺飞草
长，小麦拔节，油菜花香……

“分”是最特色的亮点。
春分的“分”，将白昼、阴阳、

冷暖平均分开，也平分了日夜：
“风雷送暖季中春，桃柳着妆日
焕新。赤道金阳直射面，白天黑
夜两均分”。这日全球昼夜等
长，过后北半球昼渐长、夜渐短，
南半球夜渐长、昼渐短。

春分平分了春天：“仲春初
四日，春色正中分”；平分了阴
阳：“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
夜均而寒暑平”。一个“分”字道
出了昼夜和寒暑的界限，亦称日
中、日夜分与仲春之月。

春分又分三候，“一候元鸟
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
是说春分日后，燕子从南方飞
回，下雨时会有雷电。二十四番
花信风，此时海棠、梨花、木兰最
艳……

春分的“春”，是最诗意的看
点。

如果说，立春还未呈现真的春天，雨水仅止洗出
春的模样，惊蛰仅是唤醒集合起春的队伍，那么，走在
春之半的春分，已站稳了春的江山。

“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杏桃。圆尖作瓣
得疏密，颜色又染燕脂牢”。春分裁剪出了枝条舒展
有序、花朵疏密得当、色彩万紫干红的春天。

“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归。时令北方
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肥”。细柔轻微的雨，伴随杨柳
曼妙，迎接远方大雁的归来。虽然感觉春分这个节候
在北国有点偏迟，但在南方早已是万物复苏、草绿花
红了。

“乾坤淑气正融和，九十韶光一半过。生意总归
新草木，坚冰一洗旧江河。日笼晴霭红披锦，水著微
风绿皱波。最喜田家得生理，村村牛背牧童歌”。在
这季半之春的美好里，到处花木扶苏，融化的冰雪荡
涤着江河之水，春日映照清朗的云霞。农家是耕作大
自然的行家里手，牧童骑在耕牛背上唱春歌呢。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
眉，日长蝴蝶飞”，春景生动逼真；“东园垂柳经，西堰
落花津。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鸟飞村觉曙，鱼
戏水知春。初转山院里，何处染嚣尘”，春色美不胜
收；“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
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春风温暖祥和；“泥融飞燕
子，沙暖睡鸳鸯”，春泥含情脉脉；“草树知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斗芳菲”，草木最知春意；“二月湖水清，家家
春鸟鸣”，春水浸润天籁；“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
更护花”，春花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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